
薇薇安的日记：四月 

 
4月1日，星期二：我以为在3月为两个系列所做的所有工作结束后，我能有短暂的休息，但
是并没有，接着就进入红色标签所需的最后一个印花版的制作，还要赶上处理其他各种事情
的脚步。我必须读伊恩为我写的传记的初稿并作一些笔记。其中我特别要确认正确无误的一
件事，是我的动机以及驱动我的力量。 

 

我已经读了这本书的一半，我觉得它是好的。从那些爱我的人们那儿，有些事让我感到意外
—那些我不知道或没有体认到的事。 

 

4月8日，星期二：我的生日。因为不喜欢麻烦，我通常不庆祝。待在家，收到花，很美，这
天快结束时累积了有一些。谢谢你们。一点的时候伊恩抵达，我们把整本书过一遍。星期二
他又来一次，我们从早上10.30工作到下午6.30。除了特殊活动外，四月这个月大抵在做一
些红色标签的工作—
主要是修改及完成从义大利寄来的针织衫样品｀试穿和为走红毯选择布料，没有做金色标签
的工作—
虽然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系列，总是被留到最后。辛西亚为了气候革命的工作，和辛蒂一起忙
得不可开交，我设法参与一些讨论，尤其是「我们需要谈谈压裂」。 

 

我好不容易出席了其中一次权衡品质与数量（QvQ）的周会，这周会的目的是浓缩及减少我
们公司的规模及产品。剩下的任何空闲时间都花在和依恩一起校正我的传记初稿。 

http://climaterevolution.co.uk/wp/2014/02/11/how-do-i-make-my-company-more-eco-friendly/


 

4月9日，星期三：到于尔根家讨论关于我们下次活动的主意—
宣传，最重要的一点是选谁作为模特儿。 

 

晚上，和我们的朋友罗伦斯共进晚餐（他带着约翰一起来）。他们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这家
公司和某个网路巨头相关。我向罗伦斯要他的简历，而他也给了我：一份很个人的简历，说
明他做了哪些事，为什么做。他用第三人称的语气写，我已经把这简历张贴在气候革命的网
站上。据我所理解，罗伦斯和约翰寻找他们认为将由获得手机而受益的社会族群，罗伦斯的
主要目标是赋予妇女权利，而手机是她们控制及安排生活（比如经由银行业务和小额信贷） 

的工具。 

 

他告诉我，有一个女人经由使用她先生的手机，找到一个软体，用这个软体，她教会自己写
字，然后再教她村子里其他的女人，现在她是一家大公司的领导人—我想，是和通讯相关。 

 

不可避免地，谈话的内容带到网路之恶。我想到5岁的莉拉坐在妈妈旁边（她必须带她来工
作—
和我们一起），在她们可以回家之前，想办法打发时间。莉拉有一台电脑！这是她的任务，
她必须安排不同颜色的形状成为这样。 

 

http://climaterevolution.co.uk/wp/graphics/Dear%20Lawre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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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画的看起来不怎么坏。但我从没看过比她萤幕上整齐的图形更丑的东西。我说：「那真的
很无聊，不是吗？每个人都知道蓝色和红色，或星星和圆圈的差别，我猜这是为两岁小孩设
计的游戏。」（上帝不容！） 

 

「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她回答说，一面启动标准的小英雄避免或消灭那些不间断迎向他
的垃圾东西的游戏。人类经验的最低点，毫无美感与志向。 

 

有一次，一个家长为这些游戏辩护，说这对训练反射反应有益；童年时我玩过许多奇妙地令
人振奋的游戏：跳绳，往墙上或门上耍弄2颗或3颗球，弹子戏和桌球，这些对反射反应都很
有帮助。如果我是莉拉，我会读书或画画。 

 

只按键盘而不思考，不停地分心，没有焦点，和现实脱节。 

 

另一个我们不可避免地讨论到的是，社交媒体使抗争活动成为可能。这是好的，而我们真的
需要在这方面多加建设。还有，网上请愿到底有多有效？维基解密和其它非政府组织已经揭
发了事实及宣传之间的不同。人们不再轻信政治宣导，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其中有一些变成种
族歧视（或伊斯兰歧视）的政党。之后会谈更多和这相关的内容。 

 

和罗伦斯谈话很好。他问该问的问题—我们谈论对我而言重要的事情。 

 

4月12日，星期六：做完瑜伽，大约中午我们搭出租车到我弟弟戈登和他的伴侣洁若汀家。
我们开车到在潘耐思的葛罗索普，这是我们出生的地方。我带着一本洁若汀的书，在高速路
上我才开始读—
鲁道夫·纽瑞耶夫的传记。我们要去参加表姐的金婚庆祝活动。我和表姐伊迪丝有很多年没
见面了，当她打电话来邀请我的时候，她告诉我某件事，我有听到但忘记了。他的先生肯中
风，且因此瘫痪了。过去八年来，伊迪丝除了一周打一次高尔夫球，她的生活就是照顾他。
她说的方式是这样的—「我必须要整理他。」 
对肯来说必然更困难，但尽管困难重重，人们始终热爱生命，我当然要去参加。伊迪丝告诉
我，我（当时13岁）和一个小男孩，是结婚照上的宾客中，到如今依然存活的两个。 

 



仪式很美好，好的自助餐和好的演说。我们和我们的表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们重逢。 

 

我们在旅馆中待了两晚。我的表亲海柔与家人和我的同学迈克来看我们。我享受和戈登相处
的时光，他是个充满资讯的人。我还喜欢和青少年孙儿李和天空以及他的男朋友辛聊天。我
告诉他们我的生活哲学，你必须跟随你感到兴趣浓厚的路径。我还记得我还在学校读书的时
候，对女孩儿们来说，最迷人的工作是当护士或老师，否则你必须做秘书或会计；现在还是
一样。我建议天空，她可以修学艺术史。 

 

安德瑞亚从没到过那里，他「不知道英格兰可以像那样」。这里很美而且这是我的家，我想
我们都最爱我们的出生地。隆登戴尔谷地分布在山丘之间。从我们家可以通往三个方向，每
一边都完全不同：德比郡皮克区的绿色山丘，柴郡的树林，约克郡的荒原。 

 

我们开车载安德瑞亚经过荒原地区到荷姆弗尔斯（电视剧：最后的夏日之酒），堆叠的岩石
颇为壮观，曾经是个羊毛小镇，工厂盖在人烟稀少的山丘之间，以方便取用水力。我们想要
到跨越荒原｀约两个小时车程的麦颂罗伊德，去一间木鞋工厂，但我们没有时间。 

 

星期一我们和海柔及她的女儿宝拉一起散步，走过燕子林，然后下到魔鬼桥，就像以前一样



。当孩子们在水里玩的时候，其他家人们会在溪边野餐聊天。安德瑞亚爱极了这儿，我们「
经过上头」走回去，在那儿我们被一只找妈妈的小羊跟着，他之后找到了她。他是只小公羊
，所以他很快会被宰杀—
宝拉说当这些小羊们被带走的时候，她觉得很遗憾，你听到羊妈妈们整夜地哀嚎。之后我们
开车经过壮观裸露的荒原，然后回到伦敦。 

 

4月18日，星期五：到史密斯广场的圣约翰教堂聆听圣约翰受难曲。启蒙时期的交响乐。记
住，我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完美」的概念。有一天我将仔细地解释。 

我自小在英国圣公会宗教的背景下长大，我们所唱一些赞美诗的曲调是从这曲目而来，但根
本不太可能确切地对上，因为这音乐是如此丰满：合唱团及乐器，合唱团高音部的伴唱，和
逐渐增强的低音部，和曲调的累积，层层叠加，不断改变及增高；音乐充满了你，你无法把
它钉住，你不想这么做，你只是这世界（一个让你入迷的世界）的一部份，而你骑在巴洛克
音乐的催眠旋律上。这是新教之宗教礼拜的不同之处，当你，你自己和每个人一起歌唱时，
让音乐充盈你，否则天主教礼拜早被合唱团带走了。在其间的是咏叹调，每个不同的声音由
不同的乐器伴奏，而故事由朗诵者诉说。这一位，杰若米·奥文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他
的表情｀声音和动作是如此清晰！ 

 

整体而言：充满了有所节制的丰盛。你也许可以将之和亨利·卢梭画作中重现的自然相比较
。 

 

4月19日，星期六：马克·史拜的生日。马克在还是个孩子般大的时候就和我一起工作，至今
许多年了，由主要设计师，他一变而成机械师，接着管理我们的大卫斯街分店。我们仍有记
得马克掌店时期的顾客，还穿着他为他们搭配的服装。很棒的造型师。他的朋友为他安排了
惊喜—我们都到了。他享受了美好的时光。 

 

4月20日，星期日：到康沃尔，待在我儿子乔那儿。家族成员试着在复活节的时候聚在一起
，庆祝对我母亲及父亲的回忆。朵拉在年里的这个时间去世。 



 

4月22日，星期二：安德瑞亚和我今天回去。我刚完成这些摘录的编写及选择，纽瑞耶夫传
— 第一篇 ｀ 第二篇，我分三篇刊载在气候革命的网站上。在我们开车下去时我还在读— 
开安德瑞亚的车，这辆车他很少开，多半借给朋友开。 

 

我希望我们可以多待一天，但我们必须回去。我们所在之处很棒，在火炉边聊天｀烹饪。比
起潘耐思更为甘美（当我孩提时代住那里时，从不曾看过樱草在那儿生长，只有零星的堇花
及很多野风信子），但这里树篱边的土堤就是精灵的花园。 

 

4月23日，星期三：于尔根到我家拿我的肖像—
是传记要用的。他显得开心，传记将会很棒。我们一起吃了些东西｀聊了一下，他是我们的

朋友。 

 

4月26日，星期六：莎拉为她的朋友们举办了一个家庭晚会，他们刚好也是我们的朋友。我
给莎拉一条小围巾，其他人带了蛋糕和酒。她煮了十分，十分好吃的咖哩餐点！我们都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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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聊天｀吃东西，直到莎拉最后把我们请到楼上的客厅，在那里，如果我们想，我们可以
跳舞，而且柯博特在那儿调制鸡尾酒。柯博特是莎拉的丈夫，他的乐团（Zodiac Mindwarp 
和 The Love Reaction）不时还表演—他从事资讯安全的工作。 

 

柯博特让我握着他最喜爱的吉他，它是如此地重，我没法子拿着它超过一分钟。当他给我另
一把吉他，我发现所有的吉他都很重，我或许可以抱着那把大约十分钟。我说：「亨德里克
斯是最伟大的摇滚歌星。永远。」（那包含了猫王）「最好的，」柯博特赞同地说。 

 

难怪吉米·亨德里克斯把那把吉他各处抛着，把它从自己身边丢开，减轻重量，再把它像舞
伴一般地拉回来，难怪他放火烧它，就像它是他的爱人。人们说他总是背着吉他。（我看了
一部纪录片，安德瑞亚叫我去看电视，但我们没有看完，因为我们不想听到关于他死亡时的
事）。这些明星只能活到年轻的岁数。我这辈子生活着仿佛我是年轻的，但是现在我老了，
我不只了解到青春的珍贵，也了解到它实际上是别的东西。 

 

吉米是美丽的。还有他打扮的方式！当时没有像他一样的，他顾盼｀演奏｀移动和歌唱的方
式；他有一种在呼吸时歌唱然后接着说话的方法：他像风一般地歌唱。吉米·亨德里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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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意料到的事发生了。我们的朋友罗伯特喝醉了。没意料到的是他说的话：「薇薇安我们
全都得投英国独立党，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这国家会有伊斯兰教法。」不论我们说什么
，都不能让他看到这两者间毫无关联，所以我们一个一个都忽略他，他在那过夜，隔天早上
他告诉莎拉他没有要投英国独立党。他怎能在喝醉时想到这样的事呢？「酒后吐真言？」 

 

在各政治派别中这么流传着：英国独立党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可悲的卡梅伦和米利班所领导
的两个主要政党的错。当然是。当他们说情况会变得更好的时候，人们不相信他们。也有例
外，因为投机的关系，有些人由房地产市场的增值中获利，但这给穷人带来更糟的生活。过
去几十年来，从这整个世界被带进资本主义系统以来，根据一般统计数据，穷人变得更为穷
困。资本主义只能在强壮的猎物变得虚弱时蓬勃发展。当这系统持续，贫穷也会增加。情况
是如此地糟，到如今各地的穷人都更穷。 

 

英国独立党和这两个主要政党是一样的，同样带往毁灭的老配方，唯一不同的是英国独立党
给了我们一个敌人。资本主义以战争心态运作，一个真实或虚构的敌人是必要的（读「198
4」）。如果我们要拯救自己，仇恨跟民族主义是我们需要清单里最后的两样：不是竞争而
是合作，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新的政治。如果我们采取 

「对这星球好的，是对经济好的；对这星球不好的，是对经济不好的」 

这样的原则，我们将会得到。 

 

这当然是气候革命，也是绿党的目标。 



 

我们的政客太过害怕，以至于不想改变他们的政治。我们的政客是反人民的。他们太害怕改
变只支持大企业的政治。麻烦的是，一般民众也怕。200年来，我们被训练为消费者。自由
市场资本主义依赖于消费，我们同意企业可以赚取不合常理的利润，因为那为我们带来「成
长」—
不论那利润是否渗透到一般百姓。我们必须先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之后我们才会拥有金钱真
正的价值。 

 

4月27日，星期日：巴比肯中心。马勒的第7号交响曲。我问安德瑞亚我该写些什么？他说
：「不知道他的人该试着去认识他，每一次我听他的音乐，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经验，我真
的认为它在生活中添加了些什么。 

我（安德瑞亚）第一次听说他，当然是在维斯孔蒂改编自托马斯·曼小说的电影「威尼斯之
死」。我当时很年轻。有任何人看过任何更好的吗？你听到沙滩上的闲聊及儿童玩耍，然后
音乐声盖过它们—那是维斯孔蒂。」 



 

席瓦娜·曼噶诺，威尼斯之死—服装：皮耶罗·托西 

 

4月28日，星期一：举办活动拯救大黄蜂的人们（大黄蜂的困境）来找我。我对于能对着摄
影机在他们的影片中说几句话感到高兴。我提到任何事都是互相关连的。问题是人们只看到
孤立的事件：做这个！做那个！为什么？因为你可以，而且如果你毒害地球，而改变大气以
及气象模式，而因此失去蜂类，那时我们将发现另一个孤立的解决方案—
就找些便宜的人力，而人类可以帮植物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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